
最近，新冠肺炎痊愈者不断从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走出，这个攻克新冠肺炎的“上海
堡垒”也逐渐为人所认知。公卫中心的哪些医疗
建筑设计保护了“白衣战士”？
作为上海市公卫中心的总设计师，华建集

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国家卫
健委医疗建筑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陈国
亮接受本报采访，解读公卫中心设计细节，并
分享本次疫情带给医疗设计行业的思考。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保持科学思维
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活的改善，曾有一种观点错误地
以为，我们已经没有传染病之虞了，现在的主要医学难题

是慢性病。“现实是最好的教训。”闻玉梅深信，人类与病毒
之间是一场长期的、永恒的战争。“我们无法消灭病毒，唯

有想方设法预防、治疗、对付病毒。我们和病毒之间其实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人类基因组里便有病毒片段，这是长期

共同进化的结果。”闻院士常常告诫学生，做科研应该有近

期和远期的目标，既能解决当前问题，又有长远的意义。不
要一哄而上，满足于肤浅的研究！

闻院士建议，加强微生物学、免疫学、传染病学和预防
医学的研究，要持之以恒，国家在战略部署上应有选择性

有计划地给予长远支持。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一定要把

财力和人力花在刀刃上，科研人员要做好多年未必发得了
大文章的“冷板凳”准备。“一切都要把人民的健康放在首

要位置。”闻玉梅如是说。
本报记者 董纯蕾

负压隔离 病毒跑不出来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负压隔离病房

是个新鲜词。新冠肺炎患者所处的负压

病房内气压低于外部，因此病毒跑不出
来。如果内部负压环境发生变化，还会

启动报警装置。
设计师认为，负压隔离病房的设计

关键是：压差、过滤、布局、控制和密闭

等五大环节。负压隔离病房之所以能成
为负压环境，这是因为设计通过控制各

个不同区域的送、排风量的差异，形成
了区域间的空气压差。为保证各区域之

间形成空气压差，建筑必须形成密闭空
间，包括密闭的门、窗，无缝隙的墙、地、

顶，以及穿越楼板、墙体的管线的密封。
在气压环境下，气流从安全区向半污染

区、污染区的定向流动。

不少媒体较为关注病房的排风设

计，其安全性，极大程度关系到医护人员

和病房外部人员的安全。即使是在空气
已经不对外直接流通的负压病房内，设

计师同样将排风问题考虑在内。
“病人躺的床头是污染最严重的地

方，因为他呼出来的气体都在这里积
聚。在这个位置我们会设计一个排风的

装置，将气流抽掉。同时，排风装置末端

设置高效过滤，避免对外部空气的污
染。”陈国亮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负压

病房的送、排风都有着严格的每小时换
气次数的要求，同时还必须经过高效过

滤，以保障医护人员的工作安全、减少
对外部大气的污染。

平战结合 做好三位一体
陈国亮认为，本次疫情检验了医

疗设计行业规范，为行业设计带来了

很多可改进的思考。首先，在定位上，

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不是单纯的一个

临床诊疗中心。它的定位是集临床诊
疗、临床研究、教育培训三位一体。这

让公卫中心在非疫情期间，也有其应
用价值。

为服务医护人员日常使用，公卫中
心按照安全区、限制区和隔离区严格分

区。“为了做到平战结合，在隔离区里
面，我们分了两个组团，一个收治呼吸

道烈性传染病，一个收治非烈性传染
病，如肝炎、肠道类传染病等。这两个组

团之间保有一定距离，防止相互感染。

同时，每一个组团 250张床位，我们还

分成了 4栋楼。这样一来，在非疫情暴
发时期，同样是呼吸道传染病，我们可

以把不同种类的呼吸道疾病的病人分
别安置在不同的楼栋里，防止相互传

染。”陈国亮表示。
见习记者 张泽茜

著名病毒学家闻玉梅院士解析冠状病毒的研究方向

科技战“疫”不应是一时之战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学设计建筑细节

空气压差 关住室内病毒
高效过滤 避免污染外部

新民科学咖啡馆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唯有
科学技术！科学，不仅仅是打赢眼下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支撑，不仅仅是做
好与病原体、传染病“打持久战”的必要准
备，更是世界各国部署未来研究方向、监
测重点与疾控体系应有的态度。
中国此次战“疫”尚未取得最终胜利，

世界的 COVID-19 之战已全面“打响”，
未来还会有下一个突然肆虐的新型冠状
病毒吗？上海市科协与新民晚报社联合主
办的新民科学咖啡馆，继续推出抗疫特别
版，特邀著名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为您解
析冠状病毒的下一步研究方向。“希望不
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像对流感病毒一样，
实现对冠状病毒的长期追踪与研究、治
疗、预防。”闻院士如是寄语。
本期新民科学咖啡馆，获得上海市中

国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的大
力支持。

病毒愈是“低调”

科学家愈要追踪

形似花冠的冠状病毒究竟是何路数，为何一而再、再而三
地“突袭”人类社会并造成重创？闻玉梅院士告诉记者，冠状病

毒是“个头”最大的 RNA病毒，其基因组大小（30kb）是乙肝病
毒的十倍，其中少数是有编码的功能蛋白，多数是非编码的调

控蛋白。“虽然不同种类的冠状病毒还有些不一样，但对冠状
病毒的基本结构，我们是清楚的。”闻玉梅介绍说，冠状病毒与

流感病毒都是 RNA病毒“家族”的一员。不过，冠状病毒是单

链 RNA，不似流感病毒的片段式，后者更易发生季节性突变。
然而，冠状病毒绝非等闲之辈，别看它大多数时候“行事

低调”，可一旦“重拳出击”便会导致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从
SARS至今的十几年里，冠状病毒引起的人类疾病症状很轻，

就像感冒一样，直到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其致病性是慢
慢累积起来的，是一种渐进的改变和潜在的流行。”闻玉梅表

示，愈是如此，愈是需要在平时就对冠状病毒开展长期跟踪分
析。“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袁国勇领衔的新发

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便做了很多不错的工作，他们曾
追踪到一个在有限群体内发生的儿童群集性病毒性肺炎。此

类研究应该受到更普遍的重视，我们内地也应有所考虑，关注
散发的冠状病毒病例。”

追踪冠状病毒
不仅仅要追踪人类患者

“冠状病毒还有一个重要特性，在人与动物中都能致病，
而且在动物中有大量的感染与携带。所以，加强对冠状病毒的

研究，不仅要追踪人类患者，而且要追踪动物病例，需要加强
人医与兽医的合作沟通。”闻玉梅指出，很多病原体感染引起

的疾病是人畜共患的、是跨物种的，亟待打通行业壁垒，共享
病原体信息数据。

冠状病毒属于平时无声息、流行时方被关注的病毒。闻玉

梅建议，在我国已建立前哨医院及病原体监测站/网的基础
上，高度重视冠状病毒，在兽医、人医等领域设立对冠状病毒

的实时检测及分析。“我们尚无法预测一种传染病的新发与再
发，科学上并不存在一个标记物似的判断标准。所以，更要加

强对病毒的追踪、监测与预警，就像我们现在对流感一样。”闻
玉梅坦言。

病毒学与免疫学
还有很多问题待解

新型冠状病毒不断肆虐的同时，科学界也在全力加速
与病毒赛跑。闻玉梅院士认为，在病毒学与免疫学两个学

科领域，还有很多基础研究有待推进。“我们研究病毒，仅
仅关注病毒的基因组是不够的，还要加强致病性和传播性

的研究。”比如，众所周知，病毒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传
播介质中，存活率与传播性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可否就此

对新冠病毒开展定量测定？又比如，在不同的人体器官中，
新冠病毒的复制水平具体如何？

免疫力相对低下的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率较
高。但我们是否掌握，新冠病毒对免疫系统究竟做了什么？

一个外国大数据科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闻

院士的关注。面对基因同源性超过 80%的 SARS 和
COVID-19，大数据显示，免疫系统的 T细胞的表位（又叫

抗原决定基）竟然只有 20%的相同性。“人体对冠状病毒
的免疫反应很有必要好好研究，尤其要加强交叉学科的研

究。”闻玉梅说。

■ 闻玉梅院士出席上海市疫情防控

发布会 采访对象供图

■ 负压病房不会与外界产生交叉污染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科创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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